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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饼" 与“陷阱"：经济增长之于

政治稳定的双向效应
——基于法国大革命和亚非拉、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考察

黄毅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江西南昌330003)

摘要：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稳定，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促成政治稳定，它们之间也并

非完全同向运行。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目标。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

增长孕育的稳定基因。因此，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就表现出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

饼”，也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经济增长通向政治稳定的越由之路是做到尽可能利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

克服其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双向效应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 10(2010)06—0007—08

美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通对法国大革命的历

史考察后发现，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的一百年中

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前二十年那样发展

迅速，也就是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给法国路

易十六的政治统治带来更好的社会稳定，相反它

却酝酿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塞缪尔·亨廷顿通

过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中的社会政治

状况分析，“事实再次证明，较富裕的国家发生动

乱的或然率比较贫穷国家高近两倍。并且，种族

分歧比贫穷更容易成为动乱的导因”，“贫穷落后

与动乱之间表面上的联系是不真实的”，“在现代

化中国家，暴力、动乱和极端主义行为在较富裕的

地区比在较贫穷的地区发生的频率更高”，“政治

动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少现代性，而是由于试图

获得现代性，如果贫穷国家不稳定，那并非因为他

们穷，而是因为他们力图致富。一个纯粹传统的

社会可能会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㈣H2’20

世纪50年代，印度曾是世界上最贫嗣的国家之一，

经济增长率极其低下．然而．印度社会却很少发生

政治动乱，保持了高度稳定；与此同时，阿根廷和

委内瑞拉的人均国民收人是印度的10倍，经济增

长率也相当可观，但政治稳定对于这两个国家而

言，却可望不可及。塞缪尔·亨廷顿于是作出判断：

“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11

㈣¨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境况并未发生多大改变，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济发展经历了一段前所未

有的“黄金时期”，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

虽然中国政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实现了总体稳

定，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给中国政治稳定带

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孕育了大量不稳定基因，政

治秩序遭遇了严峻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与压力到

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的迹象。频繁发生

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仍在考验着中国的社会政治

稳定，给执政当局造成政治上的强大压力。也就

是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没有自动保证中

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为公众对政治体系带来更高

程度地认同。这就是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之间的

悖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稳定。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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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既有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有可能可

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

一、作为政治稳定“馅饼”的经济增长

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

基础和集中体现。“一个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

平都很高的国家，政治上一定是较为稳定和安定

的”。【Il‘啪’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古往

今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

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治腐败、社会

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弱或倒退的时代。

[21因为，经济增长可以满足人民的经济利益需求，

提升现代国家政府能力，推动民主精神逐渐形成

与民主制度的生长，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

度上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因此，经济增长之于政

治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实现和维护政治

稳定的重要途径，它为政治稳定提供了最坚实的

基础，没有经济增长的政治秩序犹如空中楼阁，任

何一个细节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动荡

甚至崩溃。

(一)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社会

期望

在人们所有的社会预期当中，经济利益的满

足是最核心、最根本、也最为关键的内容，因为它

是人类存续与发展的基础。因此，期望与现实的

差距，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直接动因。正如阿尔

蒙德所言：“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不

仅是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源，而且事实上阻碍了为

未来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所必须的资本积累”。[310,435)

如果把社会分配比喻为“分配蛋糕”，那么经济增

长则是努力“做大蛋糕”的过程，显然“把蛋糕做

大”是“分配蛋糕”的前提。没有“蛋糕”的分配

犹如无米之炊，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永远无法

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这就不可避免会引发公众

对资源配置的不满，并进一步转化为对现有政治

体系的不满。因此，要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离

不开经济增长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物质财富，发挥

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公众社会期望的功

能。一方面，伴随人们期望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

经济增长则可以不断提高满足期望的能力，经济

增长减少了由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挫折感以及由

此产生的政治不满。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

还会把人们的注意力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转

移，使人们集中精力关注经济的发展态势、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是政治制度的缺陷以及对政

府的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是预防极

8

端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国民收入低，社会资源

短缺，不满情绪积淀，是极端主义产生的土壤。经

济发展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安

全，普及并提高了教育水平，使得低层阶级眼光变

得较远，政治观点更加复杂，更接近渐进主义。这

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形式。

因此，可以说，国家愈富，地位低下的阶层就愈不

易成为社会不满的重要因素。14】㈣14’因为贫穷

者最关心的是满足生存需要的直接利益，这些利

益不是靠反对现存政治体系而获取，而只有通过

现存政治体系才能予以保证。在现实社会中，往

往只有一贫如洗、一无所有的人才会造反。所以，

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让社会财富变得极大丰富，

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社会期望是实现政治稳定的

根本路径。

(二)经济增长是政府能力的集中体现与根本

保障

政府能力是一个包括政治统治能力和社会发

展能力两大能力体系多重能力要素相结合所组成

的系统结构体系。在众多的能力要素当中。增加

社会资源能力显然是所有能力要素当中最直接也

最核心的能力，而经济增长能力毋庸置疑又是增加

社会资源能力当中最重要的能力。经济发展既是

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政府能力强弱的集中体现，是政府能

力其它要素提升的根本保障。一方面，现代国家

政府往往通过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方面的公共政

策，促进经济增长以巩同政治统治。S．N．艾森斯塔

曾经指出，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正是通过对经济领域

进行调控来实施政治控制的，他说国家应该“鼓励

经济发展，由国家对经济与投资潜力的增长进行调

节，以使国家从国家的富足和生产力的增加之中收

益”。例‘P13卜132’事实上，现代国家不但没有抛弃这

种控制手段，甚至有强化的趋向，经济增长作为政

府最重要的政绩，往往是评估政府能力的重要指标

之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是政府能力的根本保

障。无论是政府自身的存续，还是建设强大的国家

机器，履行政府职能都需要以一定的财力资源作为

必要前提。如果政府不能从社会中汲取一定的财

力资源．政府将会变得越来越虚弱，不堪一击。正

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维持任何暴力统治都需要

一定的外在物质手段，对这种物质手段的垄断就成

为国家能力强弱的主要表现”。161‘嘣’财力资源是
国家的神经，—个高度有效的政府应能从社会中动

员、掌握必要的财力资源，并运用这些资源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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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决策者所理解的困家利益。恩格斯说：“赋税是

喂养政府的奶娘”，【71‘P54 h‘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

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f8“P32h‘赋税是官僚、

军队、教士和宫廷生活的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

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19J‘呦’没有足够的财力

资源作后盾，政府连基本运作都谈不上，遑论职能

的履行，自身的强大。然而，汲取资源的前提是社

会有资源可汲取。总之，正如汉密尔顿所青：“货

币被恰当地看做国家的重大要素，是维持国家的生

命和行动，并使它能够执行其最主要职能的东西。

因此，在社会资源容许的范围内，有足够的权力获

得经常而充分的货币供应，被认为是每种政体所不

可缺少的要素。由于这方面的缺乏，以下两种弊端

必然会产生一种：不是人民必然遭到不断掠夺，作

为代替供应公众需要的比较适当的办法，就是政府

必然陷入致命的萎缩状态，并且在短时间内灭亡”。

“0】【n45。1⋯显而易见，政府能力强弱与经济增长有

着天然的联系。

(三)经济增长是现代国家政府合法性的重要

来源

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

及事实上的被承认。统治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承

认，是因为统治得以建立的规则或基础是被统治

者可以接受的乃至认可、同意的。111 J‘P184’合法化

能力不足或出现合法性危机，政府的任何政策失

败都有可能导致政府的垮台或整个政治体系的崩

溃。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指出：“当合法性受

到侵蚀时，政府的麻烦事就来了。人们感到没有

太多的必要去交税和遵守法律。不遵守法律不再

被看作是肮脏和不诚实的。更有甚者可能爆发大

规模的内乱”。f121㈣’民主选举、政府绩效、意识形

态、历史传统等都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然而，在谈到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时，政治学者

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经济发展作为其重要内容

之一。“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提供安全保障

以抵御外敌入侵和内部骚乱，公平对待所有的人，

这些都有助于政府提高它的合法性”。112】(⋯事实

上，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最重

要的政绩，仍然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在

专制国家和威权国家。经济增长几乎成为政府合

法性的唯一源泉。救命稻草。阿尔蒙德在谈到合

法性问题时也曾指出：“即使在最传统的社会里。

统治合法性的标准也包含着人们对政府作为的某

些长期的期望。如果一旦作物歉收，敌人人侵，洪

水成灾。那么皇帝就可能失去像帝制中国那种‘受

命于天’的权力；酋长就可能失去他的权威；封建

领主就可能失去农奴对他的忠顺”。【3l(黯’通过对

20世纪第i波民主化困家的考察，塞缪尔·亨廷顿

在谈到政绩作为合法性基础的1蕈=要来源在维护政

治统治中的角色时指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

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

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在

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秘鲁和菲律宾，威权政权的领

袖们许诺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在多数其他国

家，他们许诺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令人不满意

的经济表现同样也在造成七十年代威权政权的危

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3J㈣¨一个没有经济增

长或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的国家，商品短缺，社

会落后，要想获得公众对政治体系永久地认同与

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王绍光等人指出：“国家

实施其社会经济政策的能力是三种国家能力的关

键：这种能力强的话，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就不会

弱；合法性基础坚实，自然社会控制就不会那么困

难了”。【14】【⋯总之，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资源的

不断丰富，无疑是维持政治统治的根基。

(四)经济增长有利于民主理念的培养与民主

制度的生成

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是政治的最终价值追

求，为了达成此目标，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实

践，他们最终发现并选择了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

实现和维护政治稳定方面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政

体。究其原因，在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以及由

此理念建构的制度设计，为实现和维持政治的动

态稳定与平衡提供了可能和保障。一方面，民主

理念与制度有助于及时处理和妥善解决业已发生

的各种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和事件，是实现政治

稳定标本兼治的基础；另一方面。民主理念与制度

也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滋生，为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的长久稳定提供了可

能。总之，民主政治是一套实现政治稳定的长效

机制。所以，以至于有人说“民主立国是政治稳定

的大前提”。Il5l戴维·赫尔德也曾经指出：“民主的

思想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体现了自由、平等和公

正等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而且它是可以联系

和协调相互竞争的既有问题的一种价值。”1163㈣77’

因为，民主政治它所内含的信任、妥协、宽容、法治

等政治理念，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精神”，这

些理念是民主政治较之其它政治制度的进步，也

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它为实现政治稳定提供

了价值基石，也为架起民主通往政治稳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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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理念支撑。毋庸置疑，经济增长在使社会

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的同时，也促进

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培育

了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

争的性格，促进了社会政治主体之间的融合与妥

协，催化了市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中产阶级走向成

熟，而这些特性都与政治稳定的要求相一致。利

普塞特在谈到经济增长对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影

响时指出：“财富的增长改变了阶级结构的形状，

从以大量下层阶级为基础的伸长的金字塔形，变

成中产阶级增多的菱形，从而也影响到中产阶级

的政治作用。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使温和的民主

政党获胜而使极端主义团体受挫，这样就缓和了

冲突”，“作为抵消力量而起作用的那些居间组织，

似乎也同样与国民财富有关”，因为“境况愈富裕、

教育程度愈高就愈有可能参加自愿性组织，喜欢

组织这种团体似乎是在一定国家内收入水平及有

闲空机会的作用”。【4J㈣5舶’经济增长使人们不再

为生存和基本生活担忧，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自

由结社进入公共领域，讨论公共问题，促进相互合

作、相互信任、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相互宽容的人

际关系网络形成，促进社会资本的壮大以及各种

社会组织的建立，这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

渠道。为公民怨愤发泄提供了更多缓冲平台，为公

民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架起了桥梁，从而起到预防

与缓解政治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

定的功能。

二、作为政治稳定“陷阱”的经济增长

在上述情况下，经济增长确实会促进政治稳

定，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实现．然而，在另外一些情

况下，经济增长则有可能严重地破坏政治稳定。

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

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llTI㈣21’尤其是现代

化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政

治参与、不平等和政治腐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

有可能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经济持续性的

高速增长是一个连续性的破坏过程，ll 8J“尤其在

社会急剧转型，经济高速增长期，这种冲突就容易

形成不稳定因素”。1191‘P¨3’奥尔森也认为经济增

长会产生不稳定效应，增长是一种使社会产生紊

乱和错位的力量。塞缪尔·亨廷顿基于他对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中国家的现实考察得出：

“在现代化中社会，不安定一般不产生于最贫穷或

最落后的地区，而几乎总是发源于社会最发达的

地区。随着经济日趋都市化，政治也越来越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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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川‘P74’经验研究也表明，许多国家由不发达

到发达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冲突会经历一个呈“驼

峰形”(hump—shape)规律的变化过程，在经济高

速增长的初期往往伴随着社会冲突的急剧增加，

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冲突开始减缓，

这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类似于驼峰的形状。刚㈣’

总其而言，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一定

条件下可能会引起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一)经济增长引发的政治需求扩大往往导致

政治系统功能不足

伴随经济增长的过程．出现政治系统功能不

足，无法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常常是引发社

会政治不稳定的直接根源。关于此，塞缪尔·亨廷

顿曾经有过经典论述。他认为，经济落后国家由

于贫穷，人们往往政治冷漠，不关心政治，他们只

关心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利益。但是，伴随“都市化、

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传播媒介为大众所利

用，都提高了人们的追求与期望，如果他们得不到

满足，那么这些追求和期望就会刺激个人和群众

参与到政治中去”。【1J㈣7。5¨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

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不断扩大的城市化，造成

了部分人的明显失落感；不断增多的利益诉求与

表达渠道堵塞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公众的不满情

绪。而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却在不断地让这

些失落感与不满情绪蔓延、扩展与亢奋，迫使人们

向政府提出政治利益表达的诉求。然而，由于现

代化中国家往往缺乏足够的社会流动机会，也缺

乏高度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对公众提出的政

治诉求，难以得到有效表达和满足，在政治体系内

部得到减缓与聚合。因此，“随着社会的不断繁荣，

人们的要求和欲望也相应增加了。正在那时，传

统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权威，人们越来越大

的胃口使得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而且他们

对控制也越来越感到不耐烦”。1：Ol‘PⅢ’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社会缺乏对幸福的引导和实现能力，对

现实不满的力量就不能在合理的规范下释放，就

会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滞留、积蓄，酝酿成反

叛的激情”。【22J∽138’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体系，无

论是功能性还是适应性方面的改善都往往滞后于

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就使得政治体系很难满足

社会公众迅速增长的政治需求，而一旦“在缺少具

有适应力强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参与

的扩大就意味着不安定和暴乱”。lll‘附’经济增长

也孕育了新社会群体的形成，那些经济地位迅速

提高的社会群体即新富阶层，必然要寻求与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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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如果政

治体系不能有效满足和整合他们的政治诉求，必

将引起这部分人的不满．从而引起政治的不稳定。

因此，正如胡鞍钢所言，如果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

不加快政治体制变革，经济增长就会与社会政治

制度脱节，两者不能形成协调互动的促进关系，经

济增长不但无益于社会政治稳定，而且可能加剧

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因利益调

整所引起的矛盾、摩擦和冲突，从而增加社会政治

不稳定因素，对社会与政治稳定构成日趋严重的

挑战与威胁。【23】㈣’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

变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印度传统社会结构下，

人民存在着一种政治沉寂状态，而社会稳定是这

种政治冷淡态度的副产品。但是，随着印度经济

发展而走向现代化，公众产生了新的社会要求，从

而打破了沉寂状态，社会活跃了，也不稳定了。

(二)经济增长往往伴随政治腐败——权力资

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出现

政治腐败会加剧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

交易成本，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活秩序。政治腐败还

会损害政府形象，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导致公

众丧失对政府认同的支持，降低政府威信，浪费一

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资源，也是政治体系赖于运

行的基础，即政府的合法性，从而分解社会的有机

整合，引发社会动乱。因此，严重的腐败现象往往

酝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不对日益严重的腐

败现象采取有力措施，就必然会侵蚀政府的权威。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轻者会断送改革大业，重者会

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就会连基本的社会秩序和

社会生活也无法维持”。【24J‘嗍’一个政府的腐败
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无论哪一种社会制

度，哪一类国家．只要搞腐败，必然要垮台。反不

了腐败，也必然垮台，腐败是合法性的侵蚀者，腐

败是政府的掘墓人。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为政最

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

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

营求私利”，因为“群众对自己不得担任公职。不一

定感觉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

但一听到公务人员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

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

125J‘P274’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由于市场经

济发育不成熟，运行机制不健全．政治、经济、法律

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和干预。

对经济运行的全方位介入，这就为政治权力与经

济利益的结合和交易提供了机会．为政治腐败的

盛行提供了温床。一方面，拥有政治权力的人试

图用权力换取金钱、美色、地位等各种利益，导致

权力的资本化；另一方面，资本也向政治权力靠

拢，寻求权力的庇护，用金钱购买权力，出现资本

的权力化。正所谓经济利益一旦与政治权力走向

联合，权力必然导致邪恶。经济增长还很容易导

致政府自身行为的私利化，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营

利性经营活动，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

业活动，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

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官员与企业

甚至私下结合。这些现象显然会造成经济和社会

生活规则受到破坏，法律执行效率降低，社会公平

得不到应有保证，分散政府对自身职能的专注，带

来的消极后果非常明显：一是政府功能的畸变。造

成社会功能的紊乱；二是政府功能的失效与社会

生活的失序，意味着政府“调节器”与“平衡杆”作

用的丧失，导致政治秩序的失衡。对此，孙立平指

出：“现代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已经在很

大程度上变了味，即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而且

在一些地方。政府和资本之间成了分利联盟”，“凡

是涉及到政府过多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并且在其

中成为利益主体的，政府作为社会公正和社会秩

序维护者的作用必然会打折扣”。[2,6J‘附’由此看来，

经济增长的过程要完全避免腐败几乎不可能。这

就为社会政治不稳定设下了“陷阱”。

(三)经济增长过程往往伴随贫富差距与不平

等的扩大

如果伴随经济的增长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

大多数人并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它所带来的

好处仅仅属于少数人或被少数人垄断，而大多数

人却在承受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或者当政府对这

种不平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是政府在直

接制造这种不平等的时候，那么这种不平等与贫

富差距就会变得令人们难以接受，就会种下社会

动乱的种子。因为“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能在

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㈣‘聊’因为“经济不
平等一旦转变为政治不平等就成为罪恶”。鲫(P4J’

在贫富差距存在绝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

表达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

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

们听到他们的呼声。pJ㈣川然而．古今事实都表

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之间的关系是呈曲线型

的．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随着用于投资的

资本积累和现代经济成分的出现，收人不均的情

况会加剧。而当经济发展进入较高的阶段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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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就会减少。13I(P36’这种不断加剧的收入不

均并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往往会引发他们对

现有政治体系的不满。如果现有的国家政治体制

不能起到减压的作用，缺少政治协调机制，那些

认为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

便会通过罢工、叛乱或政治游行来宣泄不满。所

有这些都会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SPI)o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总是伴

随着SPI。1281伸165’事实上，不平等几乎是现代化中

国家经济增长的“挛生物”。由于既定的社会结构

和个人因素，加上财富分配方式同有的内在缺陷，

虽然从长远看，经济发展会创造出无论是结果还

是程序上都比传统社会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但

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往往是扩大收入

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成果往往被少数人垄

断，而由此产生的弊害却会由多数人去分担，相对

的穷人数量实际上在增加。“事实证明，财富增加

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发挥积极作用；尽管人均国

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增强了统治精英管治民众的实

力，却极少缓解本国民众的贫困”。【29J在不突破传

统分配结构的体制中，经济增长对于穷人来说，并

无多大意义，他们依然贫穷，并不会因此得到多大

改善。因此“增长本身并不带来‘更好的’分配，

即并不带来更公平地或更公正地分配”，1301∽乃¨而

且“不管在物质财富方面的平等取得多大的进展，

它都不能消除地位的不平等”。【Ⅻ‘P24’更为关键的

是，这种不平等往往是把强势群体获益的成本建

立在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基础之上；把城市发展

带来的成本转嫁给农村地区；把发达地区的发展

成本转嫁给落后地区等方式进行的，因此不平等

就造成乐群体之间的嫉妒与敌意。正如塞缪尔·

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严重的政治后

果是，它造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这种差距的

确是正经历着飞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

有的一个很突出的政治特征。它是这些国家不安

定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整合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

不是唯一的主要障碍的话Y’。111㈣H2’如果政府在

短时期内无法改变这种过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

状况，那么政府就很容易成为底层社会造反的目

标与对象。因为，严重的不平等必然不受社会欢

迎，而极端的不平等。某些人会认为，简直就是野

蛮状态。【3IJ‘嘲’总之，经济增长的过程，无论采取

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总有一些社会成员居于不满

分子，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富和权力是无法

绝对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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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增长的拐点往往引发经济危机与通

货膨胀

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

说：“社会动乱往往并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

和落后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后突然

出现的那个拐点”。【32】(啪’事实上，法国大革命
也确实并非发生在法国经济最困难、最糟糕的时

候，也不是发生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

们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它恰恰发生在法国

经济经历了路易十六统治最繁荣时期，甚至公共

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

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与

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的地方，恰恰也是当

时社会发展进步最明显也最繁荣的地方。由此看

来，社会动乱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

越坏，而最经常的情况是，社会经历了长期高速增

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下滑导致人

民生活条件较之以前出现下降或困难时期。毋

庸置疑，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经济增长对一个以政

绩作为其合法性来源的政党与政府更重要。“不

过，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

可以被称作为政绩困局的东西”。lJ31㈣¨经济增

长并不能永久性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尤其当经济

经历长期快速增长之后，如果突然出现拐点，就极

易引起公众期望与现实差距的“堕距”心理，从而

引起公众不满，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及执政能力产

生质疑，从而引发合法性危机。经济发展理论与

各国经济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国经济发展

过程都具有波动性，不可能永远保持持续、快速、

健康的发展势头，而且经济危机发生是周期性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下滑或停滞的情况。通

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是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显著标

志。然而，“无数的事实证明，如果不及时地治理

通货膨胀，任其兴风作浪，势必人心浮动，引发骚

乱”，“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是

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如不及时治疗就会毁灭社

会”。133】(呦’例子不胜枚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俄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德

国的恶性膨胀为纳粹主义铺平了道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巴西的通货膨胀——在1954年那一年

就在100％左右——产生了一个军人政府．更为严

重的通货膨胀，对于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被推翻，

以及1976年阿根廷的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倒台，

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以后，军人集团就在这两

个国家掌了权。毫无疑问，经济增长的波动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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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的政治冲突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甚至

直接引发了战争与革命。西方舆论甚至惊呼，通

货膨胀是社会炸药，在当前的工业化世界，最严重

的通货膨胀，通常是伴随着战争或者革命。

图2经济增长的拐点与政治冲突的爆发点

三、通往政治稳定之路的经济增长

如果仅从表面感知出发，也许你会轻易地作

出判断：经济落后引发政治动荡，经济增长造就政

治稳定。然而，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贫穷落后与

政治动乱之间这种表面上的联系是不真实的。现

代社会的经济增长确实是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

很难想象一个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国家能够实现

长治久安。即使暂时的贫困能够维持暂时的稳定，

但因其与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相悖，它终究无法永

远维持下去。但是，经济增长却并不必然促成政

治稳定。它们之间并非完全同向运行。经济增长

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增长孕育

的稳定基因。事实上，经济增长率与政治不安定

之间的关系是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的：

倘若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那么二者间存在着正比

关系；倘若是处在中等经济发展的水平，二者存在

几乎无关联性；倘若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二者便存

在着反比例关系。⋯‘P54h‘经济发展一旦起步，并

不一定就会顺利前进而不中断。经济发展本身，

尤其是在其早期阶段。会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

紧张，从而破坏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稳定局面”。ml

‘阻诣’中国学者蔡拓也指出：“市场经济的高度完
善和发展无疑会促进社会政治稳定，但经济市场

化的进程却不一定给政治稳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

果。相反，在它的初期甚至中期，还会伴随着大量

非稳定因素的滋长”。1351㈣"h‘其实，经济发展与

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一方面的进步未必

就同另一方面的进步有关。在某些条件下，经济

发展计划可能会促进政治稳定；然而．在其他情况

下，经济的发展则可能严重地破坏政治稳定”。111

m’拉尔夫·达f二道夫更是直接地指出：“如果伴随

经济增长的同时而公民权利供给不足，这是现代

国家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30J(村胃⋯由此看来，

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表现为双向

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可能成

为政治稳定的“陷阱”。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

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周的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

的的增长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

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的分配，必然产生激烈冲突；

但是，如果经济增长条件下分配不公，则将会引致

更大的冲突；如果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仅仅对

富人有利或者富人享受的利益远远大于穷人，那

么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穷人必将对政府施压，激起

强烈反抗。因为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必然影响到对

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在一个贫富差距扩大的社

会，穷人几乎没能控制任何政治资源，大量的政治

资源被控制在富裕阶层手里，利益表达渠道被富

人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穷人要么选择保持沉默，

要么选择非制度化、非常规化手段来进行利益表

达与宣泄，从而引起政治冲突。没有任何政府能

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因此，

要使经济增长成为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基因，其

必由之路必然是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充

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尽量避免它的负效

应。为此，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类型，变“不公平的

经济增长”为“公平的经济增长”，尽可能让社会中

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从这种增长中受益，并且平等

收益；需要完善政治系统功能．使其与经济发展相

适应，尤其是政治利益表达功能，让公众的政治诉

求能够在制度化的政治体系内得到宣泄与表达，

避免采取非制度化的表达引发社会不稳定；需要

防止政治腐败．避免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合，

牺牲公众的利益作为代价；需要提升政府的合法

性，防止由于经济增长的波动引发公众对政府的

质疑，甚至出现合法性危机等等。只有这样，经济

增长才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而不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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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 and Pit：the Two-way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Political

Stability

HUANG Yi-feng

(Party School ofJiangxi CPC Committee，Nanchang 330003，China)

Abstract：Economic growth is good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to some extent．But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鸵．Actually．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re two independent goals．The“commitment”of the former constantly affects the elements of the

latter．Growth will produce some two--way effect,beeonfing both a pie and a pit of political stability．The con雠t way of achieving

political stability tIl删911 economic growth is to make full u筑of its positive effects while overcoming its negative effects．
Key words：economic growth；political stability；two-wa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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